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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娃上中国名牌大学的故事
马远征

（接上期） 吴努总理讲的是信仰
佛教的有神论， 周总理在这种
场合不便表态， 但马寅初校长
一直拉着他， 台下经久不息的
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。 周总理笑
容满面地走上讲台 ， 说 ： 刚才

我听了吴努总理一番内容丰富

的哲学演讲， 这充分体现了我
党提倡的 “百花齐放 、 百家争
鸣 ” 方针 ， 我表示热烈欢迎 。
针对吴努总理邀请周总理到缅

甸受戒 3 个月， 周总理说 ， 吴

努总理讲佛学修行的第三种境

界是对外界事物的概不反应 ，
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。
周总理短短几句掷地有声的话，
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。 面对吴
努总理滔滔不绝地大讲唯心主

义佛学如何表态 ？ 既不能违反
原则表示支持， 又不能有损国
际友人的面子表示反对 。 周总
理上述表态既彬彬有礼又非常

有分寸， 真不愧是伟大的外交
家！

印象深刻的学术报告

������在北京上大学聆听领导 、
专家、 学者的学术报告是学知
识 、 长本领的一条重要渠道 。
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作关于

“一分为二 、 合二为一 ” 的报
告， 引起了全国哲学界一场大
辩论。 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给人
民大学、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
师、 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学习毛
泽东思想的报告。 陈伯达一口
福建闽南音， 我们一句也听不
懂， 主办方专门请了北京大学
语言学家王力为他翻译。 陈伯
达这次讲话， 绝大部分引用毛
主席的话 ， 他自己的话很少 。
此外， 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中国
哲学家、 逻辑学家金岳霖的关
于形式逻辑的报告， 哲学家关
锋的学习辩证逻辑的报告， 还
有艾思奇、 何干之、 孙定国等
人的学术报告。

听冯友兰先生的报告 ， 至

今让我印象深刻。 那是 1956 年
的初冬， 地点在学校海运仓小
礼堂。 当时冯友兰先生刚过耳
顺之年， 留着一撮美髯， 看上
去颇有遗老风范。 冯先生是河
南唐河人， 口音仍留有河南味
儿。 他讲话慢条斯理， 句句耐
人寻味。 他讲的内容是中国哲
学遗产的继承问题。 他说， 在
中国哲学史上， 有些哲学命题
具有两方面的意义， 一是抽象
的意义， 一是具体的意义。 如
果只注意一方面， 忽视了另一
方面是不对的。 他举例说：比如
《论语》 一开始就讲 “学而时习
之，不亦说乎”。从这句话的具体
意义来看，孔子让人学的无非是
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 等传统的东
西。这些从现在来看没有多大用
处，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不是这
些， 用不着继承它。 如果从这
句话的抽象意义来看， 则是说

无论学什么东西， 学了之后要
及时地不断地去温习 、 实践 ，
这都是很快乐的事， 从这层意
思上讲 ， 这句话还是正确的 、
有用的， 是可以继承的， 这就
是它的抽象意义。 但是， 并不
是所有的命题都具有这两方面

的意义， 有的话抽象意义不多，
只有具体意义。 如 “君君、 臣
臣” 是说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、
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， 辛亥革
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， 结束了
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， 国
君和大臣都不存在了 。 因此 ，
这句话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继

承了。 可是 “父父、 子子” 就
不同了， 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
子 ， 儿子要有当儿子的样子 ，
这无论何时都是不能改变的 ，
都是应该继承的。 再如孔子所
说： “君使臣以礼， 臣伴君以
忠” 这句话没有什么可继承的，

然而这个 “忠” 的思想， 这个
“忠” 的抽象意义还是可以继承
的 ， 就像现在说的忠于祖国 、
忠于人民一样， 对祖国对人民
还是要忠。

听了冯先生的演讲 ， 我们
都感到很受启发， 有茅塞顿开
之感。 冯先生提出对历史遗产
的继承有两个方面的意义， 即
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， 我少年
时曾熟背孔子的 《论语》， 特别
是 “学而时习之， 不亦说乎”，
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 现在
运用冯先生讲的具体意义和抽

象意义， 就为我们指明了一个
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： 对待
历史遗产问题不能一点论， 要
两点论， 只抓住一点， 不及其
他是片面的。 有的历史遗产具
体意义过时了， 但抽象意义还
有， 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古
为今用的广阔道路。

“大鸣大放”

������哲学系 200 多名学生怀着
崇高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端坐在

教室里， 聆听老师讲课。 我是
学校哲学系第一批本科生， 接
受的是当时堪称国内一流的哲

学教育。 我们 6 班 28 名同学，
绝大多数来自各省省会城市 。
每逢召开讨论会， 大家都滔滔
不绝、 旁征博引， 什么德国唯
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怎么说 ，
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里

特如何讲等等。 记得有一位同
学坐在板凳上， 昂着脖子， 露
出傲视群雄的神情。 党支部书
记郝骥如问他为什么不发言 ，
他说： “如果我的发言不能调
动千军万马 ， 那我就不用发
言 ！” 看到这种场面 ， 我很自

卑， 觉得自己读书太少， 知识
面太窄， 插不上嘴， 只有埋头
读书、 苦心钻研， 才能一步一
步地赶上大家的步伐！

1957 年春天， 党中央号召
反对官僚主义、 宗派主义、 教
条主义， 开展整风运动。 课停
了 ， 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 ，
学生以班为单位 ， 学习文件 ，
开展 “大鸣大放”。 6 班在郝骥
如的主持下， 每天集中在 6 排
最东头两间宿舍内学文件、 搞
“大鸣大放 ”。 有的同学提出 ，
人民大学学术空气淡薄， 师资
力量相对不足。 在郝骥如的主
持下， 讨论始终围绕主题逐步
深入。 系领导只管大事， 班里
的日常工作都由郝骥如主持 ，

我们都称他 “年轻老干部”。 他
老练成熟， 遇事有主见。 他家
在河北省平顺县农村， 是解放
老区 ， 他 11 岁就参加了儿童
团， 并且还当上了团长。 他经
常跟随父母上山逃避日军的轰

炸和扫荡 。 新中国成立之初 ，
他第一次进城 ， 听到汽车响 ，
急忙趴在路边地上。 别人看见
了，很奇怪地问他：小朋友，你趴
在地上干什么？郝骥如说：“我以
为是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呢！ ”
众人听了哈哈大笑。我的出身和
经历与郝骥如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我家是睢 （县 ）杞 （县 ）太 （太康
县）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，我也
参加过儿童团， 在村头站岗放
哨，上初中、高中时一直都是班

干部、班主席。 但是与郝骥如相
比，无论哪方面，我都自愧不如。

有一天， 学校布告栏里贴
出了哲学系的第一张大字报 ，
题目仿鲁迅笔法， 叫作 《不在
沉默中爆发 ， 就在沉默中死
亡 》， 鼓动大家 “大鸣大放 ”。
我班从经济系转过来的上海调

干生潘某某， 带头挑起 “并系
运动”。 他提出人民大学不具备
办哲学系条件， 应该和北京大
学哲学系合并。 他还用大民主
的方式把教育部和人民大学领

导召集起来， 叫他们表态并系，
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。
后来， 学校根据上级部署， 开
展反右派斗争， 潘某某被划成
右派分子。

办厂

———讲一讲我们自己的故事

������1957 年暑假过后， 人民大
学哲学系搬到了西郊， 我们住
在靠近学校西大门的第一排平

房里， 这时又恢复了往日正常
的教学秩序， 老师、 学生都按
部就班上课、 学习。 在 “大鸣
大放” 中， 社会上一些不怀好
意的人大肆攻击人民大学死守

着马列主义不放， 是 “教条主
义大蜂窝。” 对于恶意攻击， 我
们进行了必要的反击， 但是教
学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确实

是存在的。 哲学从象牙塔里解
放出来， 学哲学的人也必须投
身到现实生活中去。 如何投身
到现实生活中去， 学校、 系领

导有了一个逐步认

识 、 逐步深化 、 逐
步完善的过程。

学校一开始提

出要办工厂 ， 但学
校一无厂房 ， 二无
设备，如何办工厂？

（未完待续）


